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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7月1日，济
南老火车站钟楼上精确的机
械钟永远停止了转动，伴随
济南人走过80个春秋的老
火车站就此尘封。”在2014

年举行的中国文物学会20

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成立大
会上，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单
霁翔谈到济南老火车站被
拆，依然痛心疾首。

这座火车站是19世纪
末20世纪初德国著名建筑
师赫尔曼 ·菲舍尔设计的一
座典型的德式车站建筑，它
曾是亚洲最大的火车站，是
清华大学、同济大学的建筑
类教科书上的范例，被战后
西德出版的《远东旅行》列为
“到远东最值得看的第一
站”。就在拆除之前，无数济
南市民扶老携幼涌到站前，
与其合影告别。

提起中国的建筑遗产，
不少人首先想到的是雕梁绣
柱、兽脊琉璃的古建筑。20

世纪建筑遗产由于时间晚
近，较少得到人们的认同和
保护。在“旧城改造”和城市
化进程中，一些历史街区在
推土机的轰鸣中变成瓦砾，
不少类似济南火车站的建筑
遗产或被破坏无遗，或仅余
大略。中国文物学会20世
纪建筑遗产委员会成立于这
一背景，20世纪建筑遗产保
护工作从此有了专家团队。
截至目前，该委员会共向社
会公布了7批697个20世
纪建筑遗产项目，覆盖了除
青海省以外的全国所有省市
区，其中年代最久远的建筑
包括1900年代所建的上海
佘山天文台（1900年）、浙
江图书馆孤山馆舍（1903
年）等，最新的建筑则属20

世纪最后一年即2000年规
划、2007年底建成的首都
国际机场T3航站楼。

在中国文物学会、中国
建筑学会指导下，中国文物
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
会历时近五年，组织30多位
建筑文博设计界专家学者及
高校教师编撰了《20世纪建
筑遗产导读》（以下简称《导
读》），日前由五洲传播出版
社出版。该书不仅展示中国
20世纪经典建筑项目特色、
历史文化背景，也揭示中国
20世纪建筑师的创作人生，
更为中国从世界遗产数量大
国步入世界遗产“文化强国”
补全遗产类型、赢得建筑遗
产话语权等方面探寻路径。

以该书为切口，我们追
溯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的
脉络，打捞那些湮没在历史
深处的人与故事。

▲《20世纪建筑遗产导读》书封。

 入选“首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

产”名录的北京火车站。

▼上海外滩建筑群入选“首批中

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录。

▲南通大生纱厂入选“第二批中

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录。图为大生

纱厂钟楼。

以建筑回望百年历史风云

“20世纪建筑遗产”，顾名思义是

根据时间阶段进行划分的建筑遗产集

合。“20世纪”是很明确的硬指标，“遗

产”却涉及如何界定的问题。

“说到‘遗产’，大家首先想到它是

古老的。《世界遗产名录》其实早已更

新了‘遗产’观念，不再单纯以时间作

为衡量‘遗产’的尺度。”中国文物学会

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副会长、《20

世纪建筑遗产导读》主编金磊介绍，20

世纪遗产的概念最早在20世纪90年

代末从国外引入中国；2002年，时任

国家文物局局长的单霁翔提出从“文

物保护”到“文化遗产保护”的观点；

2004年，中国工程院院士马国馨代表

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师分会向国际建协

提交了“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的

清单”（当时只提交了20项）；2008年4

月，国家文物局召开主题为“20世纪

遗产保护”的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无锡

论坛，进一步明确了20世纪遗产的重

要历史地位。遗憾的是，20世纪遗产

尚未被正式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

物保护法》。

在风起云涌的20世纪，有多少楼

台隐现其间？它们仿佛城市的年轮与

血脉，凝结着一个世纪的挣扎与进取，

那些鲜活的历史故事依然投射在建筑的

幢幢楼影中——

南通大生纱厂、无锡保兴面粉厂等

一批工业遗产追溯着中国近代民族工商

业的发祥史；

有“东方华尔街”之称的天津解放北

路近代建筑群，讲述着天津乃至整个中

国金融业在近现代历史上的发展历程；

被誉为“万国建筑博览会”的上海外

滩建筑群见证了中西文化的交融激荡和

近代中国的风云变幻；

在长期遭受西方国家严密封锁和遏

制的背景下，建成于上世纪50年代的北

京“国庆十大工程”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建

成竣工，成为中外建筑史上的奇迹……

这些建筑不光锚定着一个城市的记

忆，许多仍是用于生产、生活的物质空

间，就像一条通达古今、流淌不息的河，

没有了它们，城市也失去了自己的特色

与灵性。

但在大众心中，20世纪刚刚过去，

很少会将这一时期的建筑视作“遗产”。

“以建筑为例，过去提及的中外建筑

遗产大量是古代建筑，中国已拥有56项

世界遗产，是世界遗产数量大国，其中的

建筑类遗产绝大多数是历史悠久的古代

建筑。”金磊说，就在勒 ·柯布西耶、路德

维希 ·密斯 ·凡德罗等西方现代主义建筑

大师的经典作品早已被纳入世界文化遗

产之时，在全球近百项入选《世界遗产名

录》的20世纪遗产中，并没有中国建筑

的身影。

优秀建筑的考量标准，不应该严苛

于建成年代。“20世纪遗产”的概念普及

依然任重道远。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

建筑遗产委员会一直致力于此。

自2016年至今，在中国文物学会、

中国建筑学会的学术指导下，中国文物

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以每年推

介约100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的规

模，共计向社会公布了7批697个项目，

其中第一批入选的包括人民大会堂、民

族文化宫、天津劝业场、上海外滩建筑

群、厦门大学旧址等。首批推介大会就

在故宫宝蕴楼广场举办，时值金秋，广场

上人头攒动，两院院士吴良镛、中国工程

院院士马国馨、单霁翔、中国建筑学会理

事长修龙等纷纷致辞，吹响了20世纪建

筑遗产保护的“集结号”。

让更多建筑浮出历史地表

20世纪建筑遍布人们视野，如何从

中辨识出真正值得传承的文化“遗产”？

早在2014年，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

建筑遗产委员会便依据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

的操作指南》、国家文物局《关于加强20

世纪建筑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国际古

迹遗址理事会20世纪遗产科学委员会

《20世纪建筑遗产保护办法马德里文

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法

规及文献起草并于2021年修订了《中国

20世纪建筑遗产认定标准》，包括“在近

代中国城市建设史上有重要地位，是重

大历史事件的见证”“是城市空间历史性

文化景观的记忆载体，同时也要注重改

革开放时期的作品”“反映城市历史文

脉，具有时代特征、地域文化综合价值的

创新型设计作品”“在中国产业发展史上

有重要地位的作坊、商铺、厂房、港口及

仓库等”“中国著名建筑师的代表性作

品、国外著名建筑师在华的代表性作品”

等，凡满足上述条件之一者，即具备“中

国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的推介资格。

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委

员会组织了一个由两院院士、全国工程

勘察设计大师、各大设计院总建筑师、高

校建筑学院院长等相关单位领导等组成

的约110位成员的专家团队，该团队每

年向委员会提交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

推荐名单，通过初选与终评确定最终的

推介项目名单，整个过程受到北京相关

公证处的监督。

“如今我们经常看到一个建筑门口

挂着好几个牌子，可能既有‘文物建筑’

的牌子，也有‘历史建筑’的牌子，我们已

公布的697个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与这

些建筑会有重合。”金磊说，在用更为现

代的“遗产观”为公认的文保建筑加持的

同时，委员会更鼓励那些籍籍无名，“甚

至连历史建筑也不是、从未被人发现过

的老房子”被推介成为20世纪建筑遗

产，换句话说，要让20世纪遗产的保护

理念进一步“向基层沉底”。

金磊犹记得，2017年8月，中国文物

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组织的专

家团队正在安徽考察，一行人凑巧走进

了位于安徽池州的国润茶业祁门红茶老

厂房，被里面的建筑现状所“惊呆”：这座

看似不起眼的老厂房建于20世纪50年

代初，当时叫“贵池茶厂”，这里的老建筑

依然保存完好，建厂之初由工人们自行

建造的木质连装生产线还在运转不停。

池州当地人习惯称其为“老茶厂”，

提起它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我年轻

的时候在那里拣过茶。”拣茶车间呼呼

作响的风扇是那个年代人们共同的记

忆，傍晚时分，从池口老街到青峰岭、跃

进路，一路上喧闹拥挤着的全是茶厂下

班的女工。

“殷天霁厂长陪我们走进一个搁茶

叶的仓廒，整座仓廒的5个立面全是用

木头做的！”金磊回忆当时的细节：当仓

廒门打开，红茶的香气袭来，仓廒因防火

之需不允许通电，过了大约几十秒，大伙

儿才借助窗外透来的微弱光线，看到暗

红色墙壁边堆着一袋袋茶叶，长达70余

年的茶分子运动让茶的香气弥漫了整座

仓廒，许多来此参观的人为“这个房子的

味道所倾倒”，甚至有开发商出重金要将

整座厂房买走，殷厂长坚决不卖。

进一步挖掘“老茶厂”的历史，专家

们发现它所生产的祁门红茶正是法国作

家亚历山大 · 小仲马创作的小说《茶花

女》中所喝的红茶；这款茶被英国白金汉

宫及欧洲各国所推崇，被赞誉为“镶着金

边的女王”。基于这一悠久的茶文化和

建筑自身的时代特点，原本毫无名气的

国润茶业祁门红茶老厂房被推介为第二

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与它并列的有

同为工业遗产且鼎鼎大名的北京首钢老

厂区。随着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

推介活动把目光投向除北上广等大城市

以外更幅员辽阔的城乡，更多鲜为人知

的建筑将“浮出历史地表”。

为中国建筑师立传留史

正如《导读》一书中写道，“中国20

世纪建筑史的百年史诗是由作品筑就

的，但只有建筑师不拘囿于一隅的多风

格创作，才有建筑百花园的大千气象。”

20世纪初将西方现代建筑思想带回本

土并结合中国元素付诸实践的中国第

一、二代建筑师的作品毫不逊色于外国

同行，但他们有太多人籍籍无名。诸多

中外建筑师、建筑商、工程师、城市规划

者和其他建筑从业人员在辛亥革命之后

的工作和影响，直到近些年才逐渐展现

在世人面前。

如《筑业中国》一书里总结，在中国

的建筑活动历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在近代此起彼伏的内忧外患和接踵而至

的技术引入下，跟建筑相关的工作愈发

呈现出繁琐复杂的特质。20世纪初的

中国处于华洋杂处、新旧交织之间，流传

下来的传统工匠营造系统，无力承担更

为广泛和快速的建筑营造，大量新型建

筑在上海、南京、天津、北京等城市拔地

而起，而当时能够驾驭这种发展趋势的，

几乎只有国外建筑师和事务所——直到

中国第一代建筑师打破了这一垄断。

这些建筑师中最杰出的代表，如范

文照、吕彦直、杨廷宝、梁思成、刘敦桢、

童寯、陈植、董大酉等人都历经五四洗

礼，且多是留学归来，那时正值上世纪

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中国建筑业发展

的蓬勃时期，为学贯中西、博泛古今的建筑

师们提供了展露才华的时代舞台。在保持

固有文化内涵的同时，中国应该如何从建

筑和技术的双重维度，去借鉴西方既有之

经验？第一代建筑师们披荆斩棘筚路蓝

缕、担斧入山以启山林，如在荒野中开拓新

路一样探索民族形式与现代风格兼容的建

筑设计，建立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建筑学科

与建筑职业体系，以及用现代知识体系来

梳理中国古老的营造传统。他们留下的建

筑遗产与设计思想也交织进国家发展的时

代命运里。

例如梁思成与林徽因归国后，在东北

大学短暂执教后前往北平营造学社主持法

式部的工作，完成了大量至今仍影响深远

的历史建筑调研，以及中国建筑历史的研

究性工作，为中国建筑理论的发展作出了

杰出贡献；童寯自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

对江南园林进行大量调查和研究，提升了

社会对这门中国传统艺术的关注；吕彦直

设计的南京中山陵既保持了传统建筑风

格，也做了一系列大胆突破，成为用现代钢

筋混凝土结构建造中国民族形式建筑的第

一人；杨廷宝设计了京秦铁路辽宁总站（现

在的沈阳北车站）、清华大学生物馆、气象

台及图书馆扩建工程等，“是用设计作品探

索中国古典建筑、民间建筑与西方科技最

新理念相结合的大家”……

遗憾的是，中国20世纪建筑教育鲜少

将个人写入历史，这些建筑大家和他们宝

贵的设计遗产思想大多湮没无闻。“历史宛

作一部挑剔的机器，它会随着时间的风雨

变迁和大浪淘沙，将一些建筑师淡出人们

的视线，但属于20世纪遗产一部分的建筑

师的名字不该被泯灭，他们饱经风霜的作

品，更要熠熠生辉，成为中国城市不可缺少

的真正标志建筑。”金磊建议，第一，建筑与

文博界要为中国百年著名建筑师留史；第

二，国家要为中国建筑师先贤树碑立传；第

三，行业学会要积极为百年来中国建筑师

的现当代影响力做好传播规划；第四，要举

办集展览展示、研讨沙龙、考察重访为一体

的文脉活动；第五，要创办中国20世纪建

筑遗产文献博物馆，同时向中外建筑文博

界及社会展示中国建筑巨匠的20世纪与

现代贡献。

盼旧建筑“活化利用获新生”

就在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试图挖掘

20世纪建筑遗产的独特意义之时，不少这

一时期的建筑实物遗存却面临拆毁之虞。

由于缺少完善的法律保障，不少20世纪建

筑遗产在城市广场建设、城市道路拓宽和

“旧城改造”中被拆毁，再加之20世纪建筑

相对老化速度较快、材料性能寿命较

短，较之传统建筑面临更大的保护与

维修的技术难题，其抢救工作日趋紧

迫。前文所提到的被拆除的济南老

火车站便是令人唏嘘的例子。

在单霁翔看来，20世纪作为社会

变迁最为剧烈的文明时期，各种重要

的历史变革和科学发展成果，都折射

在20世纪建筑遗产上，这一体现文明

发展的序列不应在当代发生断裂。

那些沐浴在真实的空气、阳光、绿荫

环境中，饱含历史信息、岁月包浆的

城市、街道和建筑也承载着民众的记

忆与乡愁，正如马国馨院士所说，“人

文城市的建设重在对其特色的挖掘

和保护，而非简单的开发、建设和‘造

城运动’。”

然而，城市宛如不断生长的有机

体，一直处于发展壮大、新陈代谢之

中。如何让20世纪建筑遗产的保护

回应城市改造更新的需要？如何寻

找保护历史记忆与挖掘使用功能的

平衡点？金磊认为，关键在于建筑遗

产的“活化利用”，让旧载体“孵生”新

功能，融入到市民公共活动和城市文

化建设中去。

上海的四行仓库改造便是影响

深刻的建筑遗产改造案例。1937年

10月27日至30日，四行仓库保卫战

举世瞩目。时任国民革命军第88师

524团副团长谢晋元率孤军顽强死

守，抵御日军数次进攻，极大鼓舞了

中国军民的士气，这座原本平凡的近

代仓库承载了上海悲壮的抗战记忆。

2014年，上海有关方面决定在第

二年“八 ·一三”淞沪抗战纪念日之

前完成四行仓库的保护和再设计，这

一重任经方案竞标落到了全国工程

勘察设计大师、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资深总建筑师唐玉恩及其

团队身上。为真实恢复四行仓库保

卫战中鏖战最激烈、受损最严重的西

墙，建筑师们几番探查炮弹洞口，经

过修复，西墙如今共保留了8个炮弹

孔、430个枪弹孔，复原成1937年战

后受损的历史原貌。

四行仓库在战后成为库房，上世

纪80年代后曾用作家具城、文化用品

市场等空间载体，其间，外立面经历

多次统一粉刷、厚达50至60毫米，中

央通廊被层层封堵，西墙西侧搭建了

多层厂房……秉持国内各项规定和

国际通行的真实性、整体性、可识别

性、可逆性等文物修复原则，这一抗

战遗址被合理化区隔，设置抗战纪念

馆、创意办公等功能空间，并增设消

防设施、现代化设备等，以提高使用

的舒适性，既能凸显抗战遗址的重要

意义，也能科学合理地利用其余部

分。最终，这座“抗战丰碑”在苏州河

河畔获得了“新生”。如今有络绎不

绝的游客来到这里，了解远逝的战争

岁月，缅怀保家卫国的抗战勇士。

随着各大城市在规划建设中提

升对历史街区和老建筑的保护程度，

不少类似四行仓库的建筑遗产得到

了活化利用，但这样的“幸运儿”仍是

少数。由于对现当代优秀建筑的价

值认知还未形成一套系统、科学、完

善的评估体系，它们中的绝大多数未

被纳入保护范畴，不当更新的风险仍

旧存在。正如马国馨院士所言，“建

筑遗产的保护绝不是单纯少数专家

学者或政府管理部门的事情，在整个

漫长的保护过程中还十分需要全社

会共同的参与”。或许当关于20世纪

建筑遗产漂浮零散的印象转化为用

文字、图像、影像等来诉说的坚固公

众记忆，一座城市的精灵，才得以生

生不息地延续下去。

本报驻京记者 彭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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